
2020年6月4日 星期四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时局15

人类与瘟疫的抗争史
也是科学与医学的进步史

“人间疾苦”

翻看历史，有过记载的
严重大瘟疫，发生的地方几
乎都成为了“人间炼狱”。

公元541-542年，在地
中海国家暴发了第一次大
规模鼠疫，史称查士丁尼瘟
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之
内就有上万人在瘟疫中死
去。这次鼠疫，也是东罗马
帝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之一。

黑死病是最致命的瘟
疫之一。从金雀花王朝“公
主之死”到薄伽丘《十日谈》
里惨绝人寰的场面，都是黑
死病所致。

那场发生于14世纪的
黑死病，让欧洲付出了惨重
代价，大量人口死亡。但同
时，黑死病在欧洲也引发了
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标
志了中世纪的结束，也促成
了欧洲社会变革和现代文
明发展。

1665年，伦敦发生大规
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超
过当时伦敦总人口五分之
一的人丧生。这场瘟疫在
历史上被确定为是由淋巴
腺鼠疫引起的。好在，瘟疫
后伦敦重建，重获新生。

关于天花，最著名的便
是它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
大的种族屠杀”事件。欧洲
侵略者用沾染天花病人皮
肤黏膜排出的病毒的毯子
和手帕，送给印第安人做
礼物。

正因如此，一种从未见
过的奇怪疾病迅速流传于
印第安部落，它就是天花。
印第安人对此毫无抵抗力，
当时的美洲大陆尸横遍野，
使得这样一个在当时并不
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
间濒临灭绝。

直至两百多年后，世界
卫生组织才宣布已消灭天
花。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
上彻底根除的第一种烈性
传染病，也是人类与疾病的
漫长斗争中取得的一项划
时代的胜利。

1918年-1920年，全球
约有5000万人死于一场大
流感，史称西班牙大流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次流
感提供了传播和变异的捷
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场流感也加速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终结。

人类在与疟原虫数千
年的斗争中，一直没有取得
压倒性胜利。疟疾，是全球
性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重
要寄生虫传染病之一。作
为最重要的致病病原体，恶
性疟原虫在2016年仍造成
全球2.16亿人患病以及44.5
万人死亡。

19世纪至20世纪，发源
于恒河三角洲的霍乱7次在
全球流行，夺走了数百万人
的生命，至今仍是部分发展
中国家的健康“杀手”。

黑死病、天花、霍乱、疟
疾、流感、肺结核、鼠疫……
长久以来，这些疾病伴随着
人类的发展史，有的疾病至
今仍在流行。

“救世良药”

许多年来，生物学家和
医生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增
强人体免疫力来增强人类
体质，抵制外部病毒侵袭，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黑死病来临时，“隔离”
成为欧洲各国开始采取的
措施。根据当时各国颁布
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
疫时，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
是隔离，甚至封城，城市以
街道为基本单位，安排专人
负责。在隔离五六天后，开
始对每所房子进行清理和
消毒。

隔离在后来也成为重
大疫情出现时的重要选择
之一，在公共卫生史上，“伤
寒玛丽”便是经典的隔离
个案。

1938年，玛丽去世。在
玛丽69岁的生命中，有27年
因伤寒被隔离。初步统计，
共造成至少51例伤寒传播，
其中3例死亡。而玛丽始终

觉得自己被迫害，因为她的
确感觉自己身体健康。只
不过，她去世后的尸检发
现，玛丽的胆囊中藏着许多
伤寒杆菌。

在人类与天花的抗争
过程中，治疗手段从中国古
代的“人痘”疗法到英国医
生琴纳发明的“牛痘”疗法，
催生出现代医学最为重要
的免疫学概念。

人类和流行病抗争的
过程里，不可避免荆棘满
地，但科学探索的脚步不会
因此停止。终结一战的西
班牙大流感结束8年后，青
霉素问世，因流感引发的肺
炎不再无药可医。疫苗的
研发和使用帮助人们在流
感季前，能够“未雨绸缪”。

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
英国医生约翰·雪诺开启的
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
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
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
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
欧洲乃至世界公共卫生现
代化的步伐，至今对我们仍
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人类与疟疾的对抗，就
是一场不断强大的“军备竞
赛”。大自然是最具创意的

“药学家”，它造就的金鸡纳
霜、青蒿素，为人类医学的
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但与此同时，疟原虫也
在不断产生抗药性。

百年来，人们一次次寻
找新的抗疟药，又随着疟原
虫抗药性的进化，重新寻找
新的抗疟元素，直到上世纪
70年代，青蒿素提取成功。
随后，耐青蒿素疟疾开始出
现，人类又开始思考如何遏
制青蒿素抗药性。人类与
疟疾的对抗，仍在持续。

其实，除了不断探寻研
究疫苗和药物，人类还曾经
寻找其他防疫手段，口罩就
是最著名的发明。从1910
年中国东北发生的那场肺
鼠疫到西班牙大流感，在伍
连德的推动下，从中国到世
界，口罩逐渐与疫情防治建
立起了牢不可破的“战友”

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历史演进”

当新冠肺炎突如其来，
恐慌和不安也接踵而来，但
对于瘟疫和社会发展的思
考不会停止。

最初，人们对瘟疫只有
恐惧和无奈，只能依靠祈祷
来祈求噩梦过去。随着人
们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开
始采取隔离的方法，此后，
随着科学的发展，又磨砺出
抗生素、疫苗等武器，但是，
人类与瘟疫的较量并未因
此终止。

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
及新型传染病的出现，人类
还在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每一次大瘟疫的流行，往往
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而
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全面
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比枪
炮、战争还要剧烈、深刻。

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
海时代，是人类社会一次全
球化探索，但天花、疟疾、霍
乱等，以船为媒，从北美到
非洲，迅速在全世界扩展。
在这些“战疫”过程中，不仅
仅是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
的故事，更是关于科学和探
索的珍贵记忆。

人类在与天花的对抗
中，不仅将其根除，还由此
敲开免疫学大门，疫苗成为
人类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
面对霍乱，诞生了非常重要
的公共卫生理念；疟疾作为
最为凶险的传染病之一，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
的演进方向。

瘟疫一直存在，随着科
学的进步，人类的应对也在
不断进步。简单的隔离和
口罩的发明，一度成为当时
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现在
已经是有着详细分类和规
范的基本防疫手段，进入到
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人类历史上的绝
大部分瘟疫已经被消灭或
可控，但人类同瘟疫的斗争
还将继续下去。

瘟疫是一种由强烈的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等引起的传染病。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
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

由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战争、饥荒更多，不过人类总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人类手中有最强
大、最有效的武器：科学方法和医学技术。

人类与瘟疫对抗的过程中，科学和医学也在探索中不断进步。治疗天花的“牛痘”、因流感而诞
生的青霉素、对抗疟疾的金鸡纳霜、青蒿素等应运而生，此外，黑死病启发出了隔离概念、霍乱来临时
约翰·雪诺开启流行病学、人类对抗天花敲开免疫学大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3月17日发
表一篇文章称，上世纪20年代纽约暴发伤
寒，纽约州长岛一名“超级传播者”至少将
51人传染，并造成其中3人死亡。造成严重
影响的同时，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症状。现
将文章编译如下：

乔治·索珀是一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
土木工程师，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卫生专
家。所以，在1906年，当长岛的一名地主努
力寻找伤寒暴发的源头时，索珀被叫了过
来。那年夏天，房东把他在长岛的房子租
给一名银行家的家人和仆人居住。到8月
底，住在房子里的11人中有6人染上伤寒。

索珀此前曾受雇于纽约州，负责调查
疾病暴发。他认为伤寒可以由病菌携带者
传播，在长岛，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厨师玛
丽·马伦身上，她到来三周后出现第一个
病例。

在梳理1900年至1907年间在避暑别墅
雇用玛丽的纽约富人名单时，索珀发现22
名感染者的踪迹。

那时，由于没有规范的卫生措施，伤寒
相当普遍，纽约已经抗击了多次疫情。在
1906年，也就是索珀开始调查的那一年，纽
约报告了639例伤寒死亡病例。

寻找携带者
在调查开始4个月后，索珀发现玛丽在

公园大道的一栋豪宅里工作。他后来描述
说，这名37岁的爱尔兰厨师“身高5英尺6英
寸（约168厘米），金发碧眼，肤色健康，嘴和
下巴略显坚毅”。当面对证据并被要求提
供尿液和粪便样本时，她拿着肉叉冲向索
珀。公共卫生的积极倡导者S·约瑟芬·贝
克博士被派去说服玛丽提供样本，但也被
赶了出来。

最后，玛丽在贝克和5名警察的护送
下，来到一家医院——— 她差点儿成功逃脱。
化验结果显示，她携带伤寒杆菌。她被隔
离在河滨医院位于北兄弟岛的一所孤零零
的小房子里。北兄弟岛是布朗克斯附近的
一小块地。

玛丽本人没有伤寒的症状，而且她不
相信自己是传播者。医生告诉玛丽，唯一
的治疗方法是切除胆囊，但她拒绝了。
1909年的纽约人叫她“伤寒玛丽”，这个名
称一直流传至今。

1909年，玛丽起诉纽约市卫生署，案件
被提交最高法院。在民意法庭上，她引发
一场关于个人自主权和国家在公共卫生危
机中的责任的辩论。在法庭上，她的律师
辩称，她未经正当程序就被监禁。法院拒
绝释放玛丽，称“法院必须保护社区，防止
疾病再次蔓延”，但次年年初新任的纽约市
卫生专员释放了她，条件是她不再做厨子。

由于没有其他技能，也不相信她的情
况会造成危险，玛丽在纽约和新泽西州附
近重操旧业。她在一家酒店、一家百老汇
餐厅、一家水疗中心和一家寄宿公寓做饭。
1915年，斯隆妇产医院暴发伤寒，25人染
病，乔治·索珀再次被叫去调查，厨师“布朗
夫人”被发现是玛丽。

流亡生活
玛丽被送回北兄弟岛——— 永久性的。

她靠看书、在实验室里为医学试验做准备
打发日子。1938年，被隔离20多年的玛丽
死于中风，她从不承认自己是伤寒杆菌携
带者。

在两次疾病暴发期间，至少有51人通
过玛丽感染了伤寒，3人死亡，实际感染人
数很可能要多得多。索珀警告说：“‘伤寒
玛丽’的故事表明，让感染者防范感染他人
是多么困难。” 本版稿件据《华西都市
报》、人民日报客户端

一战
时戴着口
罩 的 士
兵。

■ 相关链接

百年前卫生专家
如何锁定“伤寒玛丽”？

“伤寒玛
丽”，美国发
现的第一个
无症状伤寒
杆菌带菌者。


